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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汉吉达汉吉（（苗族苗族））

2017 年，是一个特别吉庆的年
份，首先是农历六月闰月，苗家人过
了两次新禾节，其次是国庆节和中秋
节两节相连，假期八天，让人喜出望
外。妻子建议，趁放假带孩子到大苗
山走走。因对秋天的大苗山不了解，
于是，给大苗山的几位熟人打电话，
询问有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打给高中同学周继
福。他是大苗山著名的孝子，守护病
床上的母亲几十年，被传为佳话。他
家住融水四荣乡小东江村，是苗、侗、
瑶、汉多民族聚居村寨，民族风情浓
郁，又处香粉河中游，风光旖旎，山水
多情。了解我的意图后，老同学说，
到小东江，要住上五天。第一天到香
粉河上漂流，享受大自然的奇情妙
趣，在急流中体验人生的艰险，在运
动中享受生活的快乐；第二天上金兰
山上烧烤，看苗山金色的梯田，品苗
山香甜的烤鲤，赏斜阳辉映下的元宝
山风光；第三天去田头看民族风情表
演，参加苗族的芦笙踩堂，寻找苗家
的神秘鸭变，欢度苗寨的节日喜悦；
第四天进小东江屯打同年，杀头土
猪，制作家宴，聚寨上老少，吹几支苗
笛，唱古老苗歌，释放思乡之苦，表达
心中眷恋之情；第五天坐在木楼里聊
天，煮上一锅老山茶，桌子上放几本
老书，堂屋里坐几位老人，大家一边
喝着苗家油茶，一边谈论古往今来，

比较苗家新旧巨变，总结民族振兴经
验。应该说，小东江之行，是体验苗
家真实生活之行，是了解苗寨百年巨
大变迁之行。

第二个电话打给上表莫祖伟。
他家住在安太乡洞安村上坎屯，那是
一个侗族山村，土地肥沃，溪流纵横，
森林茂密，资源丰富。他原先在南宁
工作，担任某民校校长，很有影响力，
彼此熟悉。接到电话，知道来意，上
表十分高兴。他说，2012年那次火灾
之后，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上

坎全面改造，如今已建设成为全县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家家有别
墅，户户有花园，条条水渠皆硬化，片
片田园都丰收，就连通往乡政府的山
区公路，也早已修成水泥路。上表
说，如果你确定来上坎住几天，我保
证搞一桌原汁原味的全牛宴招待，准
备一台多姿多彩的侗族“多耶”迎
接。他说，侗乡行，一定让你眷恋这
里的风情，热爱这里的亲人，感受这
里的纯朴。

第三个电话打给兄弟兰剑明。
剑明兄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瑶家第二代大学生，早年毕业于广西
民族大学，现在县城工作。他家住在
白云乡林王村，是元宝山北簏最高的
瑶族山村，海拔1600多米，那里原来
是全县著名的贫困村。自从元宝山
列为国家级森林旅游风景区以后，
自治县党委、政府加大了建设投入
力度，把风情开发与文化保护有机
结合起来，通过多年的建设，如今
林王村不仅纳入了环山公路网，而
且也列为元宝山风情风光旅游的主
要景区，民族旅游开发带动了全村
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增收，家家户

户逐渐富裕起来。他说如果你确定
进山，我一定让乡亲们制作瑶家最
隆重的烤鲤宴招待你，让乡亲们表
演最古朴的瑶家风情给你看，让你
舍不得放筷，舍不得挪脚。

最后一个电话打给表妹孔祥
萍。她家住在洞头乡甲朵村，是个
汉族、苗族、侗族杂居的小山村，
距离贵州省从江县地界不过几里
路，属于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县
尾”所在地，交通不便，贫困落
后。她听说我要去甲朵看她，赶紧
说前些年搞生态移民时，她全家已
经搬到县城定居了。她在县城开了
一家苗家稻香狗肉店。我问她生意
如何，她说已经在贵州、广西开了
十余家连锁店，产品供不应求，市
场前景广阔。她反复交待只要进融
水，一定到她的店里坐坐，她要亲
手做蚂蚁菜鲤鱼汤给我吃。

打完电话，沉思了片刻，我决
定计划一个五日之游，先到融水县
城住一宿，品赏表妹制作的苗族特
色佳肴；再去小东江住一夜，上金
兰山游山玩水，看田头民族风情表
演；再沿着元宝山西簏环山公路，
进驻白云乡林王村，和善良的瑶家
人一道欢度中秋佳节；最后，到上
坎参观社会主义新侗寨，与侗家亲
人打同年、吃全牛宴，在月圆之夜
与婵娟共赏侗家传统歌舞“月耶”。

□□ 刘海文

□□ 杨学诗（彝族）
七年前妈妈病故后，爸爸一直没有

再婚，现在他已六十多岁。
一个晚上，爸爸突然告诉我他打算

再婚时，我惊讶地问他要和谁结婚？怎
么从未向我提起？爸爸说半年前就见
过她了，当时他请一些朋友一起出来吃
饭，她就坐在他身旁。

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有一个女人
坐在爸爸身旁。她大概五十多岁，略施
粉黛，妆容淡雅，着装得体，笑容明媚。
当时我还感叹她如兰花般的气质和爸
爸的学者气质很相配。

但是，我从未想过她会和爸爸结
婚。因为在我心里，爸爸只属于我妈妈
的。即使妈妈不在了，爸爸身边的位置
也不能由别的女人代替。

这时爸爸问我：“女儿，你想起她了
吧？”

“爸，我想起她了！”我有点不高兴
地说，“她看起来很好，但我接受不了你
要和她结婚！我接受不了别的女人代
替我妈妈的位置！”

爸爸不再言语，我看见一丝忧虑掠
过了他的脸庞，我和爸爸的谈话就这样
不欢而散。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爸爸又和我提

起再婚的事情。
“爸，你不要把她带回家！”我生气

地说。
我和爸爸的谈话又陷入了僵局。

我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去找哥哥，求他说
服爸爸不要和那个女人结婚！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心急火燎地
赶去哥哥家，哥哥打开门后很惊奇地问
我怎么了？

“哥，爸爸就要结婚了！”我边说边
哭了起来。

“嗨，原来是这事！”哥哥边笑边轻
松地说，“爸爸已经告诉我了。这是喜
事，妹妹你哭什么呀？”随后他说得更高
兴了：“我正打算帮爸爸办一个温馨的
婚礼，让爸爸欢欢喜喜地迎娶她呢！”

“天哪！亏你还想得出。”我质问
他，“你还是不是妈妈的儿子？竟然让
爸爸迎娶别的女人？”

“可是，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八年
了，”哥哥心平气和地说，“爸爸应该追
求新的幸福。”

我理直气壮地说：“即使妈妈离开
我们八年了，但她还一直在我心里，我
就不可能让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家代替
了她的位置！”

“妹妹，你需要冷静一下。”哥哥和
气地说，“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我去给
你倒一杯果汁。”

当他返回客厅的时候，他让我喝果
汁平缓一下心情，然后对我说：“妹妹，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像你一样，我也很
想念妈妈，但我更愿意把对妈妈的爱和
思念深藏在心底，然后祝福爸爸找到了
新的幸福。我见过那个女人，她是一个
修养和性情都很好的女人，她和爸爸很
相爱，我相信爸爸和她在一起会很幸福
的。”

哥哥说得我无言以对，我想我需要
冷静地思考一下。于是我默默地离开
了他的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遍遍地回想
起哥哥说的肺腑之言。

回到家后，我静静地站在窗台下等
爸爸回来。望出窗外，我看见在林荫道
上，爸爸和她手挽着手，我能感觉到他
们之间的甜蜜爱意。当时微风轻拂，粉
色的落花随风飘扬，轻轻地落在他们身
上。此情此景，诗意盎然，我也无限动
容……

突然间我感觉我不再恨她了，相反
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云南弥勒西山，是一条横亘在弥勒市城西面的巨大山脉，
峰峦嶙峋，林海茫茫。可邑，是这里上百个彝族阿细人寨子中
的一个，位于西山偏东。5年前，可邑这个阿细山寨经济收入
方式单一，旧房遍布，街道狭窄。2013年这里建成了民族文
化生态旅游区后，在众多的阿细山寨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

可邑寨门高大雄伟，建在两山之间，热情好客的阿细人在
此举行古老隆重的迎宾仪式：身着阿细服装的男女主人，长号
嚯嚯，唢呐声声，弹起三弦，拍起巴掌，唱起酒歌，热情地欢迎
客人跨过那还在腾漫袅袅烟雾的火盆进入门里……

密枝仙境，在寨门入口左侧。这里曲径通幽，丛林密布，
藤缠蔓绕，怪石嶙峋，拥有“猴子洞”“蟒蛇之路”“神药崖”“望
哨坡”“豹子栖地”“神仙洞”“对歌台”“毕摩住所”“祭祀圣地”

“密枝卫士”“人造天桥”“林中别墅”等20多个景点，并建有两
公里长的蜿蜒栈道，沿着栈道你可以大口地呼吸天然氧气，慢
慢欣赏原始森林的自然之美，品尝甘甜凉爽的“长寿水”，倾听
导游姑娘娓娓讲述民间故事……

阿细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的“阿细
跳月”“阿细先基”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
邑的彝族博物馆，全面展示阿细先民生产生活器具、民俗祭祀
用品，诠释阿细人的风俗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祭祀文化……让你大开眼界，感受阿细文化的博大精深。

古寨，即原来的寨子，170多栋房子被保留原貌修葺一
新，青瓦黄墙，透渗出古寨的质朴，显眼的墙体上，绘画着无以
计数的阿细人日常生产、生活的情景，形象逼真，让你不禁叫
绝。“篝火广场”，绿草如茵，可邑文艺队天天在此表演热烈奔
放的阿细跳月，追祖遗风的阿细祭火，动作流畅的阿细霸王
鞭，再现古代战争场面的阿细刀叉舞，传达远古信仰的阿细铁
链舞……现实与神话交织，生活与理想融合，让你大开眼界，
流连忘返……

金秋苗山行金秋苗山行

一 个 彝 族
山 寨 的 站 立

岜莱岜莱

我从县委第三把手的位置上退
下来已经整整十年。说真的，退下来
的我无所适从，没人和我散步没人和
我聊天，我整天孤零零一个人，仿佛
是个多余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多
少人看见我仍然视而不见，像是把我
当作了空气。

想当年老子在台上时，那是何等
的风光。多少人见到我就点头哈腰，
我走到哪，都是众星捧月一般。

回想起来，在职期间，谁有求于
我，只要我答应的事，我都会把事办
实。记得有一次有个乡镇年轻的小
伙子私下找到我，要求调到县里，我
一看报告，已过了一些关卡，但重要
的关卡得等我这支笔，我这支笔可不
是乱签的。我就说这事等我有空了
再考虑。那小伙子也真上心，时不时
就瞅准时机来打探。年纪不大，规矩
却懂得不少。当那小伙子第三次来
到我的办公室，我立马翻出他的请调
报告，在报告首页右上方签上“同意
调动，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手续”。
不久，那小伙子顺利调到了县里。又
过不久，在我的关照下，那小伙子就
被提拔当了副局长，后来还当了局
长。多少次的饭桌上，那小伙子都说
我是他命中的贵人，是他的再生父
母，他要一辈子跟着我不断进步。可
我退下来后，他便渐渐地疏远我，现
在看见我连个招呼都不打，真是人走

茶凉啊。
在位时自以为很优秀的我，没想

到退下来，竟然成了一个被晾在一边
的人。我没什么特长，也没什么爱
好，打门球乒乓球，我不会；跳操跳广
场舞，我没天赋更没胆量；下象棋打
扑克，打不好也没人愿和我打。看见
那些退休的普通干部职工一个个玩
得开开心心，我羡慕得不得了。你看
那个罗保安，天天和同伴去公园吹笛
子，吹得眉开眼笑满面红光。负责打
扫卫生的何姐，整天在那个艺术团唱
唱跳跳说说笑笑，越活越年轻。再看
看我的退休生活，枯燥单调乏味无聊
透顶，过得一塌糊涂，过得心烦意乱，
过得度日如年。

其实想想我不能融入普通人的
退休生活，就是放不下那点官架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啊。风水轮流转，人
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讲到
了我的骨子里了。

▲高大雄伟的寨门建在两山之间，热情好客
的阿细人在此举行古老的迎宾仪式。

□□ 符龙强（毛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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